




一、被强掳到日本集体管制

日 批年 月 ，从早晨起天气就那么 名闷热，第

大馆车站前，中午时候开始中国人被带到花冈矿山 ，一批警察

就聚集在那里，腰里都挎着手枪和日本刀，手里提着木剑，神情

十分紧张。

不久，一列货车在大馆车站停下，立刻从车上跳下来十几名

枪上了刺刀的日本兵。警察们团团地围住铁闷子车，打开了铁门

的锁，一群中国人就象往出卸货似地给推下站台，几乎没有一个

这批人当中的一位人能够很好地站起来走动了 名叫李振平的，回

忆当时的情况说：

坐上火车第四天的中午才到了花冈。车门打开了，几乎

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着走下车，都是连滚带爬从车上掉下来的

我从车上掉下来时摔伤了腰，简直象断了气似的，怎么也站

不起来，日本宪兵在身后用木剑狠命捅我，好容易站了起来，

可是摇摇晃晃就是走不动了

关于李振平的情况，后面还要详细介绍。他是被日本军捉获

送来日本的，是花冈事件策谋者之一。因此，在日本投降后作为

审判的证人留在日本，长期居留下来，现住在北海道的札幌市。由

于是初到秋田县这块土地，所以错把大馆车站认作是花冈站了

实际上，就连我也把情况弄错了，我也认为乘货轮到山口县

原下关市的中国人是从下关坐了 天火车直接到花冈的 来国营

铁路直接连接到花冈 年 年还必线是 月才开始 须的，

在大馆车站换车才能到花冈去 关于这一点，一位日本人提出这

样的证词：

当时在大馆机务段工作，现任大馆市议员的工藤良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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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说“：那大概 年 月左右的事情吧。不是货车，是是

破旧的客车，都是衣衫破烂不堪，有宪兵看着，不让人靠近。

因为觉得新奇，机务段的人们都躲在车库里偷着看。有的用

又黑又脏的毯子裹着抬着走，大概是尸体。一群拿着棍棒武

器的人在后面押送，拖拖拉拉沿着车站西边的铁路走去，真

有点惨不忍睹。我们听说那是俘虏团”。（引自清水弟著《花

冈事件笔记》秋田书房版）

同一时 子女士（当时 岁），也去看期在站前商店工作的

过中国人的队列，说：

有人嚷着看热闹去，便跟着去了。因为有好多当兵的，有

点害怕便躲在远处看望。都是东倒西歪地向前挪动着，没有

一个挺直身子走的。我们那时穿的衣服就够差劲了，这些人

穿的就更破烂不堪，简直象是披着一些烂布片，也不知道是

从哪里来的。过后才听说是中国人俘虏，我也看到过美国人

和朝鲜的俘虏，可都不象这么惨！

正如以上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谈到的，乘火车来到大馆的一

行由于过度疲劳，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因为他们在中国大陆上被

日本军抓住便被送到俘虏收容所，进一步坐着货轮到日本，中国

人一直受到残酷的待遇。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以后还要详细地加

以描述。这第一批出发时实际上是 人，从青岛收容所往轮船

去的途中有一人因逃跑被枪杀，有一个人上船后跳进了海中，在

船上又死了一个人。从中国大陆到日本的旅途中，一直是与死为

邻，从下关到大馆的旅途也是同样的。让我们再来听一听李振平

的叙述吧，他说：

日本是个产鱼的国家，我想一到日本一定要好好地吃上

一顿鱼，可是连水都不给喝。第二天给了两个饭团子，因为

几天没吃东西了，大家都把它狼吞虎咽了。从下关到花冈坐

了 天火车，这中间只给了一个饭盒，甚至想连那个木片做



的饭盒都吃下去才称心似的。我们 个人当中，那 岁以

人左右上的约有 ，不满 岁的少年有 人。剩下的都是

二、 天只给了一三十岁的青壮年，正是能吃的年龄，可是

个饭盒，连水也不给一口，一个个饿的双眼发白，也是理所

当然的了。（引自野添宪治著《花冈事件中的人们 强掳中

国人的记录》评论社出版）

据大馆机务段的人们的证词说，从下关到大馆坐的是“破旧

客车”，可是我遇到 位中国人都说是铁闷子车。铁闷子车没有的

座位，大家都站着，车一摇动就向一边倒去。因为身体太弱站不

住就坐在铁板上，便形成了人压人的状态。

同时，说是“坐上了”铁闷子车，实际上是象装罐头似地硬

塞进去的，然后在外边上个大铁锁，车里连空气都进不来。火车

开动时从缝隙处可以流进一些空气，大家换着个儿爬到缝隙处呼

吸点新鲜空气，车一停下便闷得出不来气，真和地狱没两样。

天当中只给了一个饭盒子，滴水未进，人们的嗓子都干得要

冒火，简直都要发疯了。有的人实在忍不住渴，最终只好喝自己

的尿。可是喝的尿又那么苦，干渴的嗓子上又添了一些盐分，疼

痛难忍，甚至高声呼喊着拿头向车厢上碰撞，嚎啕不已。

所以，从下关上车时是 人，到大馆时又有两个人死亡了。

因为正是酷暑季节，死尸很快腐烂，车厢里充满的死人臭气在折

磨着这些中国人，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死亡的旅程。

好容易熬到大馆车站，换上去大馆支线客车的中国人，在众

多警察监押下奔向花冈矿山。

经过 天，总算坐上了能呼吸空气的火车。

到达终点站花冈车站时，被带到一个名叫共乐馆的剧院广场

上去。由于在大馆和花冈都是既未给午饭吃也未给水喝，因营养

失调脸色变得黑青，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肚子瘪的成了两张皮，

只有两个大眼珠子滴溜溜地乱转。



在炎热的太阳照射下，在广场上排成队，又等了好长时间。有

的身体虚弱得站不住，便扒扶在旁边人的肩膀上。

在共乐馆的广场上，聚集了一大群人要看看中国人，形成了

有位中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 年的家庭主妇看着这些衣衫褴褛的

中国人，不由地顺口说道：

“怪可怜的啊，在这么大热天的时候，还赤足光脚地在走路
”

她的话被一个警察听到了，跑了过去用拳头照着主妇的脸狠

狠地打了一拳，骂道：

“你这个不爱国的混帐东西

主妇嚎叫了一声倒在地上，从鼻子里咕嘟咕嘟直往外淌血，可

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敢过去扶一把。看热闹的人都被这杀气腾腾的

局面镇住，一个个悄悄地离开了广场，很多人只是从窗户的缝隙

或躲在阴暗的角落偷着看。

鹿岛组花冈事务所所长，也就是中国人要住进去的中山寮寮

长河野正敏，站在木箱子上开始训话，由华北劳工协会派来的翻

译于杰臣译给大家听。训话很长，大致的意思说：

“为了大东亚 大各国的共存共荣，日本在进行着一场圣战

东亚战争 日本是神道的国家，有不败的皇军和伟大的大和魂，所

以必胜。因此，你们来到了日本一定要很好的劳动。如果怠工，要

严加惩罚。”

不一会儿，中国人一行在警寮和鹿岛组花冈事务所的辅导员

（工地监工）们的包围下开始行动。从矿山街经过花冈车站前，在

穿过花冈矿业所墙外，是一条碎石块的陡坡路。 天当中只吃了一

饭盒饭的中国人行走非常迟缓，有的人踉踉跄跄一步步地向前挪

动。这时警察就一个劲地用木剑或竹棍殴打、乱捅，有人呻吟却

无人叫喊。

当炎热的骄阳要落山的时候，全体人员来到了中山寮。粗糙



不堪的中山 那附近，一户民寮建在太阳不大照得到的阴湿地方

房都没有，从矿山街根本看不到中山寮。

中山寮有 栋长方形的房子，对面另外一栋是辅导员的事务

所、值班室、伙房和仓库等。这就是中国人的宿舍，一长溜，象

火车的车厢似的，中间是走道，两边用木板搭成铺，分上下两层。

非常低矮，身量高的人不低头就要挨撞。

离这 栋房不远的地方有一栋看护室，其中除了收容病号的

房间之外，有骨灰安放室和看护人员的住室。从这个看护室往山

上去有火葬场，旁边有条小河流过。这就是中山寮的全景。

中国人在寮的前面排队点名后，监押的警察将这些人移交给

鹿岛组后各自回去了。以后虽然宪兵和警察几乎每天都要来巡视

一番，可是对中国人的管理，就全部由鹿岛组花冈事务所承担了。

从中 人的大队长。耿谆是国大陆出发时就指定耿谆任这

原国民党的军官，是个威信很高的人。再由他来指定队里的干部，

到了花冈山后便分派到各个人的头上。

大队长下设副大队长、书记、军需长、看护长各一人，全大

队分为三个中队，中队下设小队，分别安排了中队长及小队长。看

护长下面有三名看护。中队长以上的人们干活比在现场劳动的人

们要轻松一些。

中国人经过编队后都进入自己今后生活起居的房屋。林树森

谈了当天晚间的情况。关于林树森的情况，以后还要详细加以介

绍，他也和李振平同样留下作为审判的证人，一直在日本定居了。

他说：

到了花冈矿山的那天晚上说是要会餐， 家都在高兴地

盼望着能够有点什么好吃的东西，直等到半夜才开饭，端上

来的却是一条小沙丁鱼和每个人一个包子。因为寮里根本没

为我们准备下炊事人员，是现从我们当中挑选炊事员做的，所

以晚了。说是“包子 其实只有很少一点面粉，剩下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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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苹果渣子和橡子面之类的，包子馅是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草

似的东西。硬梆梆的，根本没有包子的味道。因为大家都饿

的了不得，沙丁鱼和包子都很快吃光了。沙丁鱼连头带刺都

嚼了，大的鱼骨头也没剩下。

正如林树森所说的那样，从那天晚上起等待着他们的一直是

地狱般的饮食生活。可是，饿了好久的人们，一条沙丁鱼和一个

包子确实够美的了。老林还谈到那天晚上的情况，他说：

一条沙丁鱼一个包子谁也没吃饱。然后就让洗脸，从寮

旁边的小河打来水，大家就喝。可是，喝那水如果被辅导员

们发现了要挨揍，只好先洗了脸假装是泼掉而偷偷地喝了。就

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小河里有的是水，喝多少对谁也没坏

处，为什么就是不许喝呢？大家喝水是为了撑鼓肚子，如果

发现谁喝水就要挨棍子，真怪啦！

吃了一条沙丁鱼一个包子，洗完脸喝了洗脸水，不久睡觉的

喇叭吹响了，寮的通道上吊着的唯一一盏煤油灯也熄灭了。

中国人都穿着衣服躺在木板上，躬着腰抱着自己的膝盖睡了。

木板床上既没铺上凉席，也没有盖的东西。有的人从大陆来时发

给的衬衫也都穿破了。

花冈矿山白天虽然那么热，到夜里这个叫姥泽的地方就凉了

起来。冷飕飕的夜风不断地从木板房的缝隙往里吹，弄得人直发

抖。

鹿岛组从何时起在花冈矿山设立了事务所，承包下藤田组的

工程，现在已经弄不清了。据同和矿业公 司的《 年回忆录》中

记载着：“选矿场工程由清水组承包，水坝及河道工程由鹿岛组承

包，这些承包项目动员了秋田县的土木建筑行业”。看来，大型土

木建筑公司在很早以前就进入花冈矿山了。

被强掳来的第一批 名中国人，来到花冈后，当时在花冈

矿山与中山寮中工作的日本人员有下述几人（年龄是 年当时



的岁数）。

河野正敏 岁），是花冈事务所所长兼中山寮寮长。但是，

寮长的工作都交给了代理寮长伊势，他自己大都蹲在离中山寮

公里左右的花冈事务所里。河野的下面是劳务科科长柴田三郎

岁），劳务 田龟夫等，加股的高久兼松和佐藤勇藏，供应股的

上女事务员约有 人左右。

河野在大馆市大町租有房子住在那里，从那里往事务所上下

班。据说，还动员了中国人在院子里修了一个高级的防空壕。

中山寮的代理寮长伊势知得（ 岁），本来是法院的文书，他

一方面听从河野的指挥又承担起全部工作。伊势的手下有个庶务

之助 岁），（粮食股）小 是个从中国战场归国的伤兵。此

外，有个叫有明千代吉（ ）的退伍军人，他是在中国人发起暴

动的两天前才雇用来的。还有一个庶务（事务股）叫越后谷义勇

岁），未当过兵。因为过分偏向中国人，在同事中不大吃香。

实际从事监工的辅导员有福田金五郎（ 岁）、长崎辰藏（

岁）、猪股清（ 岁）、 岁 ）等桧森昌治（ 岁）和吉谷四郎（

五人，他们和小 同样都是从中国战场归国的伤兵。清水正夫

岁）是个日中混血儿，中国话说得特别好。石川忠助

岁），也和越后谷同样对中国人有好感受到大家的信赖。

担任医务工作的高桥丰吉 岁）。本来是个卫生兵，当然没

有医师的资格。高桥每天到中山寮来转上一圈，从不给人治病。矿

山医院有个大内正医生，只管给开死亡证明，并不给病人治病。

此外，大馆警察署的巡查部长后藤健三，本来是个便衣警察，

自从中国人来到中山寮后便负责巡哨工作，每天都要到中山寮或

工作现场来。同时，由华北劳工协会派来的翻译于杰臣也来往于

中山寮及工地。同样从华北劳工协会来的木村初一，只是坐在鹿

岛组花冈事务所，不大和中国人接触。

就是这些人在和被掳到花冈矿山来的中国人打交道。但是，值



个人得注意的是辅导员中有 、庶务 个人是从中国战场归来的

伤兵，还有 个是日中混血儿。他们都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经

验，也许录用的条件是会一句半句中国话。结果，这些人把在中

国大陆上干过的那套做法，又原封地搬到花冈来了。

那么，被强掳来的中国人们，对包括那些辅导员在内的有关

人员是怎样的看法呢？花冈事件的活证人，现住在北海道扎幌市

的刘智渠有这样一段回忆。这是初到花冈矿山那天早晨，伊势代

理寮长训话时的回忆，中国人是第一次看到在中山寮管理自己的

日本人。当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他说：

站在伊势左边的辅导员，是个身量不太高，头和眼睛都

很大的家伙，带着副大眼镜，面孔绷得紧紧的，给人一种极

其骄傲自大的感觉。胸前的白布条上写着“福田”的字样。他

左边站着的叫“清水”， 比福田更矮，很脏，是个小胖墩，身

不太漂亮的家伙。再往左边的叫“石川”，是个中年汉子，留

着八字胡，长像凶恶满 最左边的是“越山”，瘦高个脸煞气

儿，穿的衣 ”，中等身服上有好多补丁。伊势的右边是“小

材不胖不瘦，瘪脑袋壳大嘴唇，大眼睛，看去象个活闫王似

右边的是“猪的。挨着小 股”，和伊势一样丝毫笑容都没有，

真是个象猪似的家伙。最右边的叫“长崎”，带着一副深度的

近视镜。细看来，原来只有一只眼，另外一只眼瞎了。虽然

是个独眼龙，可是单眼看人比普通人的两只眼看人好象有股

射人的光似的，比普通人的两只眼更可怕。日本真是个“神

国 伊势手下的七员勇猛的“虎将”，没有一个不象凶煞神

的。可惜的是缺少一个瘸子“李铁拐”，后来添上了一个成了

“八仙”（。刘智渠口述，刘永露、陈萼芳记录 摘自中国俘虏

牺牲者善后委员会发行的《花冈事件 成了日本俘虏的一

名中国人的手记

这里的人名也许有不正确或错记的，那个描述也有些单调。可



是，那种充满憎恨的叙述，正如实地反映出那些中国人，曾在这

些人 这些情况，在我们以后说明事件发展的手下受到多少折磨

过程中，会更加明晰的。

关于那些辅导员，另外两位中国人也有过如下的证词：

我们这些人都不懂日本话，可是只要一听到辅导员们

“喂 ”地喊叫一声，那不是要挨揍就是要挨踢。只要一听

他们的喊叫声，就全身都僵硬了。即使是到现在，耳边好象

还响着他们的叫喊声似的！（林树森述）

辅导员们大多懂得中国话，几乎都听得懂我们的话。所

以，我们都不敢随便发牢骚或说点什么不满意的话。只要让

他们听到点什么，立刻大棍子就会飞过来的。（李振平述）

这三位中国人在花冈矿山过的都是奴隶般的生活，对曾经向

他们下过毒手的辅导员们的看法，也是理所当然的。也正是把这

伙人召集来当辅导员，才有着使花冈事件发展扩大的根源吧。同

时，又加上“战时”这个特殊条件，⋯⋯。

二、中山寮的生活

中国人在花冈矿山的劳动，是从每天早晨 点吹响起床号开

始的。一听到军号声便慌忙爬起来坐在铺板上 因为都是穿着衣

服睡觉，既不需要更换衣服也不需叠什么被子，也没有什么洗脸

刷牙的用具和场所。坐在铺上打两个呵欠，揉一揉腰，用手心抚

摸几下脸，早晨的准备工作就算结束了。

到开早饭的时候，东方的天空才开始显出鱼白色来。早饭是

每个人一个小馒头和一块萝卜干，还没觉得吃就完了。

到微弱的阳光开始照到大地上的时候，全体中国人被叫到外

面，在中山寮前排队立正站好。不一会伊势寮长和辅导员们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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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大家一起向南方举行“皇宫遥拜”。这一套做完了以后，伊

势寮长开始训话，于翻译把它翻成中国话给大家听，他说：

“因为你们是初到花冈，作为特别照顾，最初一个星期放假，

以后就要投入正规的劳动啦。可是，这一周的时间如果只是游手

好闲，也未免太可惜，所以要开山造田。这项工作也算大家为大

东亚建设尽点义务，一定要使劲干，不准偷懒

个人 班训话完了后，分班（ ）开始干活。大队长、中、小

队长等干部去花冈川改道的工程现场去看活儿，看护班的人们修

厕所和在寮前挖口井及打扫环境卫生。其他人都去参加开荒造田

的劳动。中山寮的设 个人，就当时备丝毫也未加改善。前述的

的情况做了如下的陈述：

中山寮里什么设备都没有。我们是 月中旬到的花冈矿

山，白天很热夜间就很凉了。因为我们还不习惯日本的气候，

尤其感到冷。睡觉的地方是上下两层铺，一条被褥都没有。也

没有替换的衣服。只有穿着的一套衣服和衣而卧，把自己的

胳膊当枕头。因为太疲劳了，倒是都睡得着，夜里却不知道被

寒气冻醒几次，所以都解除不了疲劳，身体越来越弱。（李振

平述）

最低限度能铺上块草蓆也好，可连那个也没有。中山寮

位于山的中腰，夜里山风吹下来，更是冷得很。寒风从木板

房的缝隙吹进来，混身冻得乱颤，只好弓着身子拖着腿睡，简

直是要冻死人。（林树森述）

中山寮里没有澡堂子，满身都是泥垢。也没有一把剃头

刀，头发胡子乱蓬蓬的。只有一套衣服，已经破烂不堪。我

们那副形象，就和在地狱里受磨难的小鬼一个样！（刘智渠

述 ）

要说 月，日本也确实够穷年的 的。可是，对于被强掳

到异国他乡的中国人，也有点太过份了。而且，这种恶劣的待遇



随着进入秋天在日益升级。

特别照顾的一周很快过去了，终于到了投入正规劳动的日子。

鹿岛组从藤田组那里承包下的工程，是将花冈川在信正寺附近改

道，通过前田北部的西边横断神山台高地而流入大森川。因为很

难雇到日本工人，便根据政府的方针将强掳来的中国人转移到这

里来了。

开工那天，在寒风刺骨的早晨，伊势寮长又对寮前整队待发

的中国人训话，说：

“特别照顾的一周于昨天结束了，从今天起要进入正规劳动，

矿山是建设大东亚的动力之一，在作业中决不许有丝毫的懈怠”。

翻译于杰臣在断断续续地翻译着讲话，可是中国人迫于疲劳

和寒风，几乎无一人听那个训话。伊势寮长训话完毕，队伍排成

几行向工地出发，辅导员们分别插在队列中，瞪着眼睛监视着。

日本人对中国人从姥泽的中山寮到工地去的途中，做了巧妙

的安排，尽量不让人看见。这样绕着道走，到工地的距离就拉远

了。同样，被带到花冈矿山的美国人和朝鲜人的俘虏，也都不让

当地日本居民看见。

中国人们“随着日出从姥泽出发，经过观音堂的后山道，从

那里被驱赶着往花冈川上游的新水道工地去。在这途中的村庄，只

是在上游水坝西岸附近有个小部落叫白泽，从那里渡过东岸有一

条穿过长屋镇后山的通道。那条路从长屋镇向北可以通到国民小

学和乡公所所在的花冈镇。俘虏们横穿过那条路，立刻被赶着奔

向东边的后山道。在白泽，有盆地唯一的寺院信正寺和二十来户

散居着的耕种山阴田的农户。结果，能看到这些中国人队伍的只

有早晨去种田的白泽的老百姓和通过这条路往返于矿山镇的妇女

挺身队队员以及到现场去做饭的女炊事员等的极少数人们而已”

（ 自松田解子著《地下的人们》民众社出版）。

当时曾经看到过往返于中山寮和工地之间的中国人队伍，家



子（当时 岁）的，现住在秋田市住在花冈镇名叫 。因为是农

民家的儿媳妇，有时在庄稼地里看到，有时在道路上遇到过。她

说：

每天都是同样的，一清早就排着两列或三列走向工地，队

伍拖的很长很长。听人们说中国人很可怕，所以中国人来时

总是离得远远的。也不知是饿的，还是累的，走起路来都是

摇摇晃晃一溜歪斜，怪可怜的。如果站在那里看，就会遭到

辅导员们的白眼，便假装着不去看 虽说不去看，可还是偷

着瞧。要是日本人那样子走路，那一定是患了病的人了。现

在想起来，那些中国人可能都是病号啦 病号还要让人家劳

动，虽说是战时，鹿岛组的人们也确实够狠的了！

中国人们也谈到从姥泽的中山寮往工地去的痛苦劲儿。他们

说：

点钟开始劳动时间是从早晨 ，可是从中山寮到掘河工

地，路程好远哪。我在看护班，开始时没有病人也去干土方

活儿。当有人死在工地时，便把尸体运回姥泽烧掉。有的被

辅导员揍得走不动路。也得运回中山寮去。好家伙，可真够

远的啊 （林树森述）

有七、八里路，而且有一半就是远哪 以上是山坡道。早

晨去的时候是下坡路还好，晚上收工时可够呛啦 半路上喘

不过气来，要休息好几次。如果让辅导员看到你休息时，大

棍子就抡了过来，所以有时累得要命也不敢休息一下啊（！李

振平述）

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选择那种不让人看见的路途，不仅是

不愿让日本人看到外国人俘虏，更主要的是因为不愿让看到，在

辅导员的棍下打得 而半死不活的，让人背着走的中国人的情景

且，还有时搬运着被辅导员们打死了的中国人的情况。

往返于中山寮和工地之间的路程已经够受的了，但工地的活



儿 挖河的地方，是杂木繁生和石头遍地的平地。手更艰巨、更苦

里拿着兰图的日本技师们和扯着卷尺的助手，竖起红白色的标杆

在进行测量，旁边放着经纬仪和水平仪。在测量完了的工地上，中

国人“用锯呀、铁锹等放倒杂木和铲掉草根等，有的地方挖去了

地表土，不久开出了一道 米宽河道的雏型；有的工地从上边顺

，着临时铺设的小铁轨用手推车往洼地运土（”引自《地下的人们

开始了作业。这些人都是初次干这种日本式的土木工程，是太辛

苦 啦。

工程是从地平面向下深挖，建造一个流水的河道。工作

的做法，是由辅导员告诉给大队长，然后再由大队长分段转

告给中队长、小队长和班长。收工时间本来规定的是午后

点， 点钟能回去的却没有几个人。每人每天的工作可是到

量是挖河面 到 点钟能 的人可以回完成工作量平方米积

去，完不成的黑了天也不许回 点钟左去，有的人要干到晚

右哪！（李振平述）

一台土木工程的机械都没有，只有锹、镐和绳子编的网蓝，全

都是体力活。而且，每个人分配给一天的工作量，要完成它是需

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

我们把第 批的 人按年龄的差别来看一下时，十几岁的

人 人，， 多岁的 多岁的 人， 人， 岁多岁的

左右的 人，剩下的不详。十几岁的孩子和 多岁的老年人，分

给的工作量 那 到都同样 些 岁的血气方刚、年青力壮的人

问题不大，对这些年少和年老人的工作量就太大了。午后 点以

前完不成工作量，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中国人除了劳动条件太苛酷外，辅导员们的暴力又经

常伤害着他们的体质。

在工地干活的人，分成几个班。每班 个人，要分配给

平方米。因为是从平地挖河，石头特别多。挖出的石头必



须运到河的上游，可是没有力气，就够费劲的了。几十公斤

重的大石头，三、四个人都抬不上去。好容易搬到中途，因

为没了力气又掉到河底下去的事时有发生，要是让辅导员们

看到，就要遭到牛筋鞭子和棍棒的无情敲打。倒下来时，便

用带有铁钉子的皮靴使劲地踩、踏，还骂不绝口。（林树森

述）

曾经看到中国人这种劳动情况的日本人，做了如下的证词：

土木作业员木村喜代美（ 岁）看到那些人，都是满身

虱子，大清早就排成三、四列向工地走去，队列好长啊！工

作也够苦的了。在网篮里装上三、两锹土，就摇摇晃晃很吃

力地挑起来，看来都是皮包骨的老年人了。（摘自《花冈笔

记

岁），一边哄着小孙子当时住在花冈镇的 子，讲了下

述情况。她现在住在弘前市，可是不愿给在大馆的亲戚添麻烦，几

次三番嘱咐不要说出她的名字。她说：

我是从战争发动后，作为妇女挺身队的队员到矿山去参

加劳动的。去干活的途中要经过中国人劳动的工地。所以，每

天早晨都能看到啊。当我们走到中国人的工地时，总是要加

快脚步走过去。看样子都是饿着肚子似的，干活也是摇摇晃

晃的。有时听到日本辅导员在那里大声的叫骂。简直都不象

是活人啊！

我看 子的面孔上至今还带着慌恐的样子，想象着中国人到

的那种异乎寻常的劳动状况。让我们还是继续听一听林树森的证

词 吧 。

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人一起被派到远处山里去抬一根长

长的杉木。因为是新伐倒的青木头，可真够重的。还未能抬

到挖河的工地，天就黑了。脚底下直打晃。肚子也饿，眼睛

冒金花。我那个伙伴倒下了，辅导员跑过来抡起棍子就打。他



含着眼泪站了起来，两个人一摇一摆地往前 点来抬。到晚

钟才到达工地，可是两个人都再也走不动了。辅导员清水挥

舞起棍子，催我们赶快回寮去。这时候真觉得不如死了好哪。

那个伙伴让清水把胳膊打断了，终生成为残废。

刘智渠说：

有的人干不完活，直到我们睡觉时才回到中山寮来。一

步三晃，甚至在寮里都走不动了，好象用手指一捅就会倒了

点钟起床似的。就是那样的人，第二天早晨还得 照样出去

干活。每 平方米的面积，太苛酷啦。日本人个人一天要挖

真不讲理啊！

虽然干的是重劳动，可是这些中国人的一日三餐伙食依然是

一根或半根咸萝卜干。劳动是那么重，伙食是质量次又少，更加

重了中国人的痛苦。同时，因为工程进度不快，鹿岛组花冈事务

所发了火，辅导员们也就更加蛮狠胡来起来。

由于在中国大陆被日本军抓到以后一直是粮食不够吃，所以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营养失调。因此，造成人们因体弱完不成

工作量而遭到辅导员们殴打的恶性循环。关于粮食不足的情况，中

国人们有如下的发言：

我们大多数是生长在农村的，从小就干活，干点活并不

算什么。很多人还是爱劳动的。可是，在花冈只给那么一点

食物，却让干那样重活，身体虚弱，走不动路抬不动石头就

要挨打受骂。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啦，就算是多么爱劳动的

人，也没有法子干了。（林树森述）

就是在中国，我们的日子也不算太好。加入八路军以后，

生活也很艰苦，吃的也不太好。可是，吃的多呀。只要肚子

填饱了就有力气，就能干活。一个黑馒头，半块萝卜干，怎

么会有力气干活啊！（刘智渠述）

因为饿得太厉害，中午休息时，乘着辅导员不在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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